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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以後，當我徜徉在紐約的街頭，在百無聊賴之中再次遇見她時，竟然沒表現出一絲一毫的不安和驚訝，將一個職業殺手的麻木和冷靜發揮得淋漓盡致。



她只是她，不是飄雪，也不可能是，雖然她像極了飄雪。這一點，我很明白。



精緻靈巧的五官，高挑勻稱的身材，白皙柔嫩的肌膚，黑亮飄逸的長髮，無不在我面前重畫著飄雪的影像。但也僅僅是影像而已。她依然是她，雖然她和飄雪一樣，也有一雙絕美的腿。



在一個殺手冷血的眼睛裡，可以欣賞的美腿並不是很多。她和飄雪無疑可以算得上其中的兩個。



確實，她的腿很直，很勻稱，是那種足以讓皇宮裡的太監也流鼻血的美。



我雖然是殺手，但也完全是一個正常的男人，所以我也沒能逃脫那雙腿的勾引。



那一刻，流血的不光是我的鼻子，還有我那雙紅得快噴火的眼睛。



其實，世界上還有一樣東西，比那雙腿更具魅力。那就是腿的主人淡淡的一笑。



那是因為我的目光定格在她的腿上，她才用那雙明亮得欲說話的眼睛，回報給我的淡淡一笑。



笑容裡僅僅是陌生人之間的一種起碼的禮節，幾乎沒有任何份量和價值。



但就是因為她這不經意的一笑，瞬間改變了我和她的命運。



當然，就算她的笑容傾國傾城，要瞬間改變一個殺手的命運，無疑也是癡人說夢。改變我和她命運的其實是一個瘋子的槍口。



在後來的報導中，我知道了那個陡然從巷子裡竄到我們面前的瘋子，是一個憤世嫉俗的變態狂，在他舉著槍口射殺三十多個無辜的人後，被警方擊斃。



離瘋子最近的她，卻安然無恙。原因是我以一個殺手的敏捷和果斷，用自己的身體替她擋住了紛飛的子彈。



朦朧中，我聽到了子彈在我身體裡將骨頭炸裂的聲音和她不知所措的尖叫，還有那個瘋子絕望的哀號和垂死的呻吟。



接著，我就有一種靈魂離開軀體的感覺，依稀看到有一個女人意味深長的對著我微笑。



她是飄雪！因為世界上絕不會有第二個女人，能綻露出那樣的笑容。那種代表生命燦爛和淒美的笑容在我的頭腦裡成了永恆。



於是，我的靈魂穿越了時空，重又回到幾年前的那個夜晚……



故事是這樣開始的：在一個陽光燦爛的溫暖冬日，中國南方一個美麗的城市，美麗城市裡有一幢美麗的花園別墅，美麗的花園別墅裡住著一個美麗的公主。



美麗的公主總是被王子關在那幢美麗的別墅裡，如同他飼養的一隻美麗的金絲雀。



在那座美麗的花園別墅裡，公主每天的事就是不停地換著許多美麗的衣裳，然後獨自徘徊在別墅的幾間溫暖的房子裡孤芳自賞。



或者就躺在寬大的浴池中，讓柔滑的玉體沉浸在縹緲馨香的水霧裡，在熱浪洶湧中幻想異性的愛撫。



洗畢，公主就會一絲不掛的走出來，拉緊所有窗簾，然後獨自在各個房間裡漫步，偶爾會在幾個穿衣鏡前停留一會，為自己玲瓏剔透的完美身材，沾沾自喜，或者黯然神傷。



封閉式的花園別墅，戒備森嚴。外人和小偷根本無法光顧，所以，公主很是安心，每天總會在靜靜的房子裡盡情展示自己的完美。



偶爾，她也會躲在窗簾後面，看陽光下巍然挺立的保安，讓自己一覽無餘的軀體從他們眼睛裡一晃而過。然後，捂著小嘴朝他們癡癡的眼神偷偷的笑。



終於有一天，她一如既往的赤裸著身子從衛生間裡走進客廳時，發現客廳的沙發上多了一個人。還是一個陌生人。



那一刻，她並不知道我來的真正目的。



「嗨！不好意思，我好像忘記敲門了。」



我像一個小別的情人一樣對著面前的裸體美女笑著招呼。



「你………」



她的反應很是快捷，馬上雙手抱胸的轉身欲向裡飛奔，卻一頭撞在了我的身上。



我很溫柔地用寬大的右手緊緊吻住她的小嘴，再用左手友好地握住她的一雙小手，並將它們按在她的胸口上，如同一個很規矩的紳士對著擁抱在自己懷裡的小情人輕聲說：



「我一向比較喜歡聽話的女孩，希望我們能夠保持很友好的關係，這樣合作起來才會讓雙方都感覺愉快。妳應該不會讓我失望的吧。」



她大睜著一雙明亮的眼睛無助的看看我，終於嗚嗚的點頭表示同意。



很久以後，我回憶起那一刻的情形時，總會為她的冷靜和聰明而驚歎。



她能從巨變中迅速恢復正常，不能不算是一個很不平凡的女孩。



「說吧。你想要什麼？」



她蹬下身子將雙手抱在胸前，冷笑著對我說。



在當時，她的這個動作我以為是女孩羞澀的表現，直到後來，她的玉體完全呈現在我眼前時，我才發現了她的難言之隱。



「我是個很規矩的生意人，只想和包養妳的人做一筆小生意。說得明白點，就是想用妳向他換點小錢而已。」我委婉的說明了來意。



「恐怕你會失望了，因為，我並不如你想像的那麼值錢。」她居然很開心對我說。



「人最大的悲哀就是不明白自己的價值。看來，妳也不例外。值錢不值錢，我們以後再說。現在，請妳簡單收拾一下，拿些證件衣服之類的必要物件，我們也許要在外面住幾天。」



「你想綁架我？從這裡把我弄出去？」她又驚又氣又好笑。顯然是在嘲諷我的愚蠢。



「是的。」



我最受不了的就是女人的鄙視。



「確切的說應該是我們一起出去旅行，和所有結婚旅行的情侶們並沒有什麼區別。如果妳聰明而且懂事的話，我相信，這一定是一次非常愉快的旅行。」



我說話間將右手抬了一下，一個很薄的刀片就飛了出去，「啪」的一聲，將一丈外的電話聽筒劈成兩半。



「我想再不能拒絕你的好意了。」



她站起來，我只鼓著勇氣看了一眼她腿根處的貞操帶和左胸尖上形如梅花的白金乳環。



「你是第二個看過我的身體還能保持冷靜的人。」她邊穿衣服邊說。



我並沒有再說多餘的話，只默默地看著她不慌不忙，有條不紊的整理自己出行的衣物，感覺真的就像一對新婚的小夫妻，正愉快的收拾東西準備回門一樣。



開著她的車離開了保安的視線，我就直奔城外。讓我安心的是，一路上她都很安靜，安靜得讓我心跳加速。



在更換了十幾輛車後，我們終於遠遠的離開了她所住的城市。



「現在，該是談生意的時候了吧？」她也終於失去了耐心。



「是的。妳先打個電話給我合夥人吧。」我表示同意，同時也很佩服她的聰明。



電話很快接通了。她很鎮靜的對她那位不大也不小的官員說：



「親愛的，這幾天我不能陪伴你了。因為有個窮親戚總是纏著我不放，目的就是想向你借點錢。我說你沒有，他總不相信，說不借給他就不讓我回去。我知道你沒那麼多錢，所以我也就不打算回去了。其他的事，你看著辦吧。」



就聽電話裡那個男人的聲音說：



「別怕，寶貝。我就是傾家蕩產也要將妳換回來。告訴我，他們要多少？」



「五百萬。他將賬號留在我房間裡。三天後，他叫你在城外的垃圾場接我………」



沒讓她說完，我就搶過手機關了，並將手機裡的SIM卡拔出來扔出了車窗。



「看來你好像是老手，知道公安部門能根據電話的信號追蹤到我們的方位。」



「小心使得萬年船。我可不希望我們的旅行充滿血腥。」



「能告訴我，我們旅行的第一站在哪裡麼？」



「走到哪兒，算哪兒。現在，我希望妳能躺下來睡上一覺，再做個好夢。」



我將車停在黃昏的鄉間路邊。然後從後備箱裡拎出一口大號密碼箱，她看著我打開，開玩笑地問：



「你不是想讓我睡在這裡面吧？」



「妳猜得很正確。這正是我希望妳做的。因為，接下來我們要去的地方還很遠。在這樣遙遠的旅途中，帶一件物品遠遠要比帶一個人方便得多。不是麼？」我嘆息著說。



「我想，我怕是別無選擇了。」她苦笑。



等把她綑成一團，塞緊嘴巴，蜷縮著壓進小小的箱子時。我的一雙魔爪肆無忌憚的在她白玉般的柔嫩肢體上狠狠享受了一回。



蓋上箱子的霎那間，我看到她一閃而過的淚眼，是那樣的意味深長。



＊＊＊



「二十三年前的傍晚，就在這個山坡下的小村子裡，在一個冰雪覆蓋的草堆裡，一個十九歲的女孩子創造了一個生命的奇蹟：她用自己的雙手從自己的身體裡，拉出了一個渾身是血的嬰兒，接著，又拉出一個。在兩個女嬰來到這個世界的第一聲啼哭裡，那個女孩子滿足地閉上了眼睛，再沒有睜開過。



「那晚天氣很冷，空中飛揚著漫天的雪花，當村裡人追尋著嬰兒的啼叫趕到時。女子的身體已經僵硬，血跡斑斑的身體不著寸縷，她的臉上竟然凝固著最後一絲微笑。村裡的人抱起用女子衣服包裹住的兩個女嬰，就一齊朝那尊赤裸的「冰雕」哭跪下去……



「後來，一個外鄉人抱走了其中一個女嬰。另一個在村裡人的共同照顧下，慢慢的長大成人。再後來，她走出大山，融入到外面的世界裡。她的名字叫飄雪。」



她對我講這個故事時，我正坐在山坡上的一個冰雪覆蓋的松樹下面。那是綁架她三天以後。



兩千多里的旅途中，我其實有很多的機會可以扔掉裝著她身體的箱子，但是，我自己都搞不懂為什麼，一次次放棄了這個明智的決定。



三天後的黃昏，我抵達了那遍渺無人煙的山坡。後來，我才知道那是飄雪出生的地方。



當我扔下沉重的箱子時，我已經精疲力盡了。



但我不能就此休息，因為我的工作還沒有完成。我必須在天亮之前將箱子裡她的死屍埋葬好—————————



我那時已經肯定，密不透風的密碼箱早已奪去了她年輕的生命，她大概至死都不會知道殺死她的兇手是誰了。



我費了好大勁，終於在山坡下挖好了一個土坑。然後打開箱子，將她倒了出來。



正如我想像的那樣，她雙目緊閉，早已停止了呼吸。



我揭開綑綁她的繩子，並掏出她嘴裡的內褲。開始慢慢的用刀子劃開她身上所有的衣服。



很久以後，我都一直在奇怪，我那天握刀的手竟然有些顫抖。甚至很小心的怕碰傷她已經沒有生命的肌膚。



最後，她的玉體完全呈現在我的面前。唯一不能解除的是鎖在她腰肢上的貞節帶和左胸上的乳頭環。



這兩樣東西，讓我想像到包養她的那個男人的嘴臉。噁心中卻帶著原始的衝動。



僅僅只是看了幾眼，我就感到自己的鼻血已經衝到腦門。再忍不住的掏出身下那根被火燒得碳黑似的塵根，一下就頂進她被拿出內褲卻仍然大張著的小嘴裡。



得感謝她臨死前因呼吸困難而張成一根直筒子的咽喉，讓我的巨棍能長驅直入，並讓我在一次次驚濤駭浪的衝擊中釋放了慾望，也釋放了靈魂。



奇怪的是，已經死去的她在我幾百次的運動後，竟然有了呼吸。



後來，我明白，那是我用特殊的方法為她做人工呼吸的結果。



當我在她溫熱的身體裡一洩到底之後，她的手腳就有了輕微的顫動。



而一邊的我，似乎還沉浸在那久違的高潮中，呆呆得看著她幽幽醒轉，卻沒有採取任何行動。



後來，我才知道，這對一個殺手來說，是一個多麼可怕的疏忽。



「嗨！不好意思，我好像忘記敲門了。」



飄雪活磚過來後，似乎並沒有重新找回生命的歡愉。僅僅咳嗽了幾下便恢復了正常。冷靜得讓我周身汗毛直立。



「沒辦法，外面實在太冷，能讓我在你家裡取暖麼？」



我解開自己的衣服，讓赤裸的她躺到我的懷裡，再用她的衣服包緊。



「這地方我很熟悉，我們可以不必蹬在風裡熬冷的。因為離這裡不遠就有個小山洞，我們去那裡歇會吧。」她將頭露出來對我說。



「這到是個好主意，看來我今晚可以美美的睡一覺了。」我淡淡的說著，身子卻沒有動。



她馬上明白了。因為，我說的是「我」，而不是「我們」。



「那你還等什麼？！快動手啊，將要辦的事辦完了，才能安心的休息啊。」



她把頭靠在我的胸口上，喃喃的說。



「妳知道，其實要殺妳的人是……」我忍不住要洩露殺手和僱主之間的秘密。



她忙伸手摀住我的嘴。



「別說出來，好麼？」



「原來妳早就知道？！」我捧著她精緻的的臉吃驚地問。



她苦笑著點點頭。



「六年前，我流落到那座城市，舉目無親的我幾乎淪為暗娼。後來，在一次偶然中，我們相遇了，他給了我物質上的幫助，也讓我找到了自信。沒有他，就沒有現在的我。我明白，現在是結束的時候了，因為他的事，我已經知道了太多，一個人知道的事情越多，危險也就越大。從你出現在我的房裡時，我就感覺到，事情該了結了。」



「看起來，妳很愛他。寧願犧牲自己也要保全他。」我醋味十足的說。



「愛一個人真的好難。如果一個女人能用整個生命去愛一個男人，也是這個女人的幸福。」



「我想知道，妳是憑什麼推斷出是他要殺妳的？」



我不無疑惑的問。同時不得不歎服於這個女人的聰慧。



「直覺。女人的直覺都是很靈驗的。你的目的是殺死我，而不是綁架我。所謂的綁架和敲詐不過是在為他開脫而已。這樣警方就不會懷疑到他的身上。而你的那五百萬也根本就沒想得到。也不可能得到。世界上沒有一個綁匪會笨到要真的去取那筆錢的。」



「可是，我從來不會白白的去殺一個人的。替人殺人就應該得到回報，這可是天經地義的道理。」我不服氣的說。



因為她的聰明讓我毛骨悚然。



「這我知道。你殺我的報酬遠遠不只五百萬，保守估計也在千萬以上。但要拿到那筆錢，你就必需要取走我身上的一樣東西，而這樣東西就是他放在銀行保險櫃的鑰匙。」



「看來妳知道得真的不少。」我嘆息。



「別將女人當傻瓜。這句話永遠都是經典。好了，你現在可以取你要的東西了。」



很久以後，我回憶起那天的情形，依然感嘆於她的沉著和泰然。



雪，什麼時候停的，我已經不記得了。只記得，當她在一棵高大的松樹上繫好繩子，並示意我走過去抱住她的雙腿將她舉起來時。我都一直在恍惚中飄搖，像是靈魂出殼似的。



「我喜歡被吊死的感覺。現在，你可以把我放下來了。」



她笑著說，像是要去參加一個宴會。



我意識模糊的鬆開她赤裸的身軀，看著她在雪光映照下的夜空中，舞動雪白的嬌柔肢體。



那是一種怎樣的驚心動魄的絢麗啊。那一刻，我第一次欣賞到了生命的輝煌和燦爛。



時間在那一刻好像停滯了，她喉嚨裡的嗚咽聲也慢慢的停止了。



在她雙手最後的示意下，我走到她懸掛著的軀體邊，用手扳開她抓住繩索的兩隻小手，並開始將她那細長的手指一根根掐斷。



然後看著她的身體在劇痛中顫抖，抽搐。她被勒緊的喉嚨卻發不出任何聲音。



接著我在折斷她兩條柔嫩玉臂時，無意中微微抬起了她掙扎的身子。於是，她在緩過半口氣的瞬間，說出了她人生中最後一句話：「繼續，別停下……」



也許是受到了她的鼓舞。我終於找回了一個冷血殺手的本性。很沉穩的拿起我習慣使用的小刀，在她不停搖晃的身體上開始血淋淋的切割。



先是她的雙臂，接著是她的一雙飽滿的玉乳。如同開剝一隻被吊起來長豬。



我不得不感嘆於她旺盛的生命力。因為，等我從下向上依次慢慢割下她玉足，小腿和大腿，並剖開她的腹腔時，她還能搖晃著將鮮血濺到我的身上。



很多年以後，她的同胞妹妹曾經問我：「既然姐姐已經決定被吊死了，你為什麼還要殘忍的毀壞她的屍身呢？」



我說：「為了報復。報復那個曾經愛過她卻又要拋棄她，殺害她的男人。事實上，當我一個月後將那一段場景用手機錄影傳送給那個男人時，那個男人當場嚇瘋了。」



「那你呢？你難道喜歡那樣殺人麼？」



「是的。但只限女人。其實妳姐姐讓我那麼做的原因，是想讓我完整地得到她身上的那個貞節帶。那是要用密碼才能打開的貞節帶。如果，不割去你姐姐的雙腿，貞節帶就不能完整的取下來。」



「你後來知道貞節帶密碼了麼？」



「是的。那個男人很守信用。但是，我從來都沒去取過那筆錢。直到現在。」



說這話時，我正躺在紐約的一家醫院裡。



飄雪的同胞妹妹飄玲正伏在我的身上。我永遠都不會想到，無意中從那個瘋子的槍口下救出來的女孩子，她的姐姐，竟然是被我虐殺死去的飄雪。



「現在，你還在做那種生意麼？」飄玲的語氣冰冷而沉靜。



「自從埋葬了妳姐姐後。我就洗手了。因為我發覺，任何人的生命，除了自己。誰也無法剝奪。這個世界上根本沒有成功的殺手。」



「你這話很玄乎，真難理解！」飄玲笑著搖搖頭。我看到她眼裡一晃而過的苦痛。



兩個月後。我回到我的住處。一起跟我回來的還有飄玲。



我從保險櫃裡取出了飄雪的遺物，一枚白金戒指，和一枚白金乳環，還有就是那只價值千萬的貞操帶。



飄玲感嘆的撫摸著貞操帶上的兩隻木製陽具。也難怪她吃驚，兩隻陽具前後靠在一起，突起足有五寸長，並帶有許多小刺。



「想不到姐姐這麼厲害，這麼大也能帶在身上。她被吊起來，雙腿摩擦時，一定高潮迭起。」



「也許是的。」



我不置可否。但分明看到飄玲的那對絕美玉腿在微微顫抖。



人生的精采也許得歸功於許多無法預知的定數。自從經歷了那次槍口下的洗禮之後，飄玲成了我無話不談的好朋友。



但我們之間的友誼是那種很純潔的朋友關係。雖然在午夜夢迴時，我總是幻想著能擁抱並進入那個讓我魂牽夢縈美妙玉體。但也僅僅是幻想而已。



飄玲有男友，且很愛她的男友。和她的姐姐飄雪一樣，是那種銘心刻骨的愛。



她總是在我面前說著他的好，他的優秀。那迷醉的神情讓我嫉妒得發瘋，從她陶醉的臉上我理解了四個字：癡心妄想。



「我已經為他心甘情願的戴上了我姐姐的東西。」



有一天她在我面前顫抖著那雙精美的玉腿說。我很明白她的話對我來說意味著什麼。



「灰飛煙滅」是我當時心情的最好寫照。



時光總是在不知不覺間流逝著，第二年冬天來臨的時候，我發覺飄玲的神色黯淡了許多。



她的「他」也不再被她時常提起。我隱約感到飄玲的感情出現了危機。



「我是不是已經老了？」有一天走在路上，飄玲奇怪的問我。



「怎麼會，妳還沒滿三十歲，正是女人最光彩的年齡。」我說的是真心話。



「可男人為什麼總是喜歡十幾歲的女孩子呢？」她迷茫的問我。



「如果是食物，嫩一點，味道總會新鮮一些。但，如果是用具，還是老點的好。」



我開玩笑的對她說。



她好久都沒有說話，估計是想通了。我以為。



後來有一天，我終於明白了她所說的「十幾歲的女孩子」其實就是飄飄。十八歲的飄飄渾身都充滿了活力，清醇得一塵不染。美得讓人不敢生非分之想。



在飄飄的身上，我看到了當年飄雪的影子。



「聽說你殺過很多很多的人，是麼？」年輕的女孩總是會問一些幼稚的問題。



「我從沒殺過人，只是吃過人。就像這樣—————————啊嗚」



我向她做出一個大口吞嚥的動作，將她和飄玲引逗得哈哈大笑。



笑過之後，飄玲嘆息著對我說：「現在我才懂得，姐姐的做法是對的。」



一個月之後，我才知道，飄玲說的那句話所包含的意思。



依然是那個飄雪的寒冷天氣，依然是那塊人跡罕至的深山野地，也依然是那個烏鴉呻吟的血色黃昏。我到達了那個埋葬飄雪的山坡。



晚風中，那棵曾經懸掛少女姣軀的老松樹蠢笨地搖晃著蓋滿積雪的臃腫身體，一如既往的矗立著，似乎在守候著什麼，又在等待著什麼。



坐在山坡上，我再次回憶起那天的場景：



雪白的松樹下面，一個精美絕倫的少女玉體，被一雙無情的手切割成一塊塊冒著熱氣的血肉。



血濺在雪地上，化成無數朵艷紅的梅花。



一個失魂落魄的男子，從雪地上拾起塊塊少女的屍骨扔進一個挖好的土坑裡，然後將沾上鮮血的雪和土一齊收拾在那一堆屍骨上，再將少女的衣物放在上面，點著了火。



而今，松雪依舊，佳人已被深埋在地下，飄雪也已遠去。



我長嘆一聲，起身趕往當年飄雪指給我看的那個山洞。也是那個山洞，曾經救過我的命——



在我將少女飄雪虐殺並掩埋好後，這個小山洞讓我躲過了一場雪崩。



我還依然記得那晚我在山洞裡做的那場夢：飄雪破譯了她身上貞操帶上的密碼，讓我酣暢淋漓的進入到她的身體裡，並一直瘋狂到天亮。



＊＊＊



「嘻嘻……你果然沒有失約。」



一個少女清脆的聲音在小山洞裡迴響。我稍微驚了一下，便已判斷出是飄飄發出來的。



「死丫頭，這下妳輸定了吧。我說過他一定會來的。」飄玲胸有成竹的說。



我俯身走進山洞，見小小的山洞裡已經被兩個美女收拾得乾淨乾淨。一堆篝火將山洞裡烤得溫暖如春。



「妳們什麼時候來的？」我疑惑地問。



「三天前的夜裡，神不知，鬼不覺。」飄飄很自豪的說。



「為了不給你添麻煩，我們已經安排好了一切。你只要一切按計畫行事就行。」飄玲的自作聰明和飄雪毫無二致。



「我只想知道，我會得到什麼好處？」我裝著很不開心的樣子，打斷了飄玲的話。



「你的好處就是，我和玲姐讓你玩一個天，無論你想玩什麼花樣，我們都盡力配合。」



看來小女孩就是小女孩，總會把天下的男人當成傻瓜。



多年以後，有個同行問我，平生什麼時候最像男人，我說是在一個人跡罕至的山洞裡；



那人又問我，平生什麼時候最像殺手，我的回答還是，在那個人跡罕至的山洞裡。



那人便問我，在那個山洞裡具體發生了什麼？



我思索很久都無法回答。



世界上有許多許多的事情是不能用語言來表達的。



在那個山洞裡具體發生了什麼，我將一個男人的雄威在兩個天仙般的美女身上發揮淋漓盡致。將一切所能想到的快樂和愉悅都從兩位美女身上找了出來。



尤其是飄玲小姐，因為戴著她姐姐飄雪的貞節帶，我無法從下面進入她的身體，所以就對她的上面倍加照顧。



到第二天晚上的時候，我已經將她的咽喉捅得紅腫，連說話都難出聲。



至於十八歲的飄飄，更是得到我無微不至的關懷，她身體的每一寸部位印上了我的牙痕。



「吃菜下挑嫩的吃」，這是所有男人的通病，我也不例外。



女人真是世界上最不可思議的動物，她們的瘋狂和韌性常常會讓人歎為觀止。



十幾年之後，當飄玲和飄飄的共同男友終於在世界上一個被人遺忘的角落裡找到我，並將當年我施加在她們身上的肆虐讓我親身體驗時，我才知道了那是怎樣一種驚心動魄的恐懼和苦痛。



一個殺手的最終命運就是被人所殺，這似乎是千古不變的定律。



我雖然也沒能逃脫，但在那一刻到來時，我還是很平靜的。



曾經有個同行問我，為什麼會在沒有任何利益的情況下冒險去殺那三個女人。



我真的很難告訴他真正的原因。只有我自己知道：因為她們三個都很美，都是我衷愛的那種類型，遺憾的是，她們所愛的人，卻不是我。



不能在慾望中取得，那就在慾望中毀滅。這就是一個殺手的人格。



她們用自身的死亡來報復她們愛著的男人，我用殘忍的雙手虐殺她們，是對她們不能愛我的懲罰。我們都各得其所。



世界上任何一樁生意，只有互利互惠，雙方才能合作愉快。



只有當我走出大山，飄玲和飄飄兩個美麗的女人已經被我變成埋在地下的一堆屍骨後，我才放棄了對她們的承諾：



沒有立即將錄著她們死亡經過的十幾張光盤，郵寄給她們想報復的那個男人。



直到十幾年後，已經厭倦了生存的我才把真相告訴了那個讓我嫉妒得發狂的男人，而那個男人也沒讓我失望，僅僅只用了一個月的時間就找到了我，並用我虐殺飄玲的方法結束了我的生命。



到那時，我才明白，他其實是愛飄玲的。



所謂的「飄飄」其實只是一種肉體的慰藉。男人往往會犯一個古老而又經典的錯誤，總是不能將精神和肉體區分開來，所以就總是不能明白自己到底愛的是誰。



最冤枉的是「飄飄」，她僅僅是男人口中一道可口的菜餚。男人愛的，也僅僅因為她可口而已。



事實上，能成為一道好菜，未嘗不是一種幸福。



也正是這種原因，在那個小山洞裡，我把她變成一塊名副其實的烤肉時，她的神情是陶醉而且滿足的。



我用了十幾年的時間來品味在那個小山洞中的兩天光陰。幾乎每次都能讓我激動和迷醉。



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飄飄的攝影技術，她們架設的兩台攝影機沒有漏掉任何一個細節，讓我每次欣賞時都有一種剛剛發生的感覺。



我們瘋狂做愛了一整天，幾乎將三個人所能想到的方法都用了個遍。幾乎每個殺手都有虐待別人的傾向，我自然也很衷愛。



在這裡，已經不是通常所說的SM中，那種主奴的遊戲，而是一隻貓對兩隻小老鼠的嬉戲和虐殺。



由於十八歲的飄飄對自己嬌嫩的肌膚十分自豪和疼愛，我也很能「憐香惜玉」，但綑綁是少不了的。



舞蹈演員的身材果然柔軟得讓人驚歎，我將她苗條的身體反綑成一個肉團，她竟然還能用幾乎已經難以張開的陰道和菊門為我的巨棍服務，著實使我感動。



我一邊在束縛得無法動彈少女嬌嫩的身體裡衝刺，一邊讓飄玲用各種方法在嬌嫩的肉團上施加點疼痛，以便讓肉團一陣陣抽搐，我插在肉團裡的肉棍便會更大的快慰。



畢竟是女人瞭解女人，飄玲果然做的很到位，鐵夾子，鋼針，蠟燭，手指一齊上，伴隨著少女飄飄的一聲聲慘叫，我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等鬆開汗水淋漓的少女飄飄，她甚至連站立的力氣都沒有了。



「小狐狸，這下過癮了吧。」飄玲嘶啞著取笑說。



「痛死我了。也快活死了。玲姐姐真會整人！



飄飄看著自己被刺爛的鮮紅乳頭，滴血的陰部和已經紅腫的玉足，似乎意猶未盡。



「好了，我看他也快活夠了。下面就由我來表演吧。」飄玲迫不及待的說。



「當然，誰讓妳贏了我呢。我們這就開始。」飄飄不愧年輕，體力恢復神速。



我精疲力竭的咕噥說：「讓我歇會吧。看妳們急的。」



「我可不想再等了，你自己先歇會，我和飄飄準備就是。」



說是準備，其實很簡單。飄玲在山洞頂上的一塊突出的石頭上綑好繩子，然後，再在地上墊上幾塊小石頭，自己就站了上去，理出讓她驕傲的黑亮長髮，然後就很仔細的將繩子饒在自己細長的脖子上。



少女飄飄就開始搬走飄玲腳下的石塊，很快，飄玲那美妙的潔白裸體就垂掛下來，只有兩隻腳尖勉強能撐到腳下的石頭。



「玲姐真是太美了。」



飄飄讚歎著將飄玲的一雙玉臂反綑在身後。然後，用腳蹬開了飄玲腳下唯一的依靠。



一場精妙絕倫的空中舞蹈就開始了。



一對飽滿乳房上的乳頭環在閃亮。曾經是飄雪的那個貞節帶讓我怨恨。但我很快陶醉在那雙美腿的顫動中，它讓我興奮得發狂。



因為那是我最鍾情的一雙美腿，現在終於能在我面前旋轉跳動，我有種得此美景，死而無憾的感慨。



等到那雙美腿舞動慢了下來，飄飄，才又將剛才踢走的石塊推到那雙腿的腳下。



「玲姐姐可真會享受，等妳喘幾口氣，我們再繼續。」



飄飄邊說邊從自己的陰部拿出夾住陰核的兩隻鐵夾子，然後夾在飄玲伸出來的舌條上。



飄玲已經不能說話，只是不住點頭表示同意。



事實上，在我眼裡，飄玲已經是一頭準備被宰殺的嫩豬，早就沒有任何權利了。



一邊的飄飄又找來了兩個磚頭大小的石塊，用細繩拴好，分別掛在飄玲的兩個乳頭上，將兩個乳房拉扯得不成圓樣。讓人看著很不舒服。



飄飄大概也發現了這點，馬上想出了補救的辦法，取出幾枚原先插在自己乳房和足心裡的鋼針，從飄玲的乳頭中間直插進去，借助胸口肋骨的抵消下墜的重量，在每隻玉乳上插進四枚鋼針後，再放下石塊，果然挺立多了。



飄飄得意得拍手大笑。飄玲卻疼痛得不住發抖。



接著，精美的玉腿舞又重新開始了，這次更精采刺激，原因不僅僅因為多了兩塊不停晃動的小石塊，還因為，少女飄飄已經操起一根長長的木棍，伸在那兩條絕品美腿中間，不停地向上抽打著那兩根刺進飄玲陰部和肛門裡的木製陽具。



等到第二段空中玉腿舞結束時，我也恢復了體力。



「我看該進入最後的表演了。」飄飄提議說。



我當即表示同意，而飄玲早就沒有了發表意見的能力和權利。於是，按照她們的計畫，少女飄飄很快被我綑住兩隻足踝雙腿大張的倒吊在飄玲邊上。飄飄的兩隻玉臂同樣被反綑在背後。



我很耐心地從幾個角度欣賞著相對吊著的兩條白肉，一邊不住的稱讚造物主的鬼斧神工，造就出如此精美絕倫的兩塊美肉。



「還沒看夠啊，快開始吧。」飄飄性急的催促著。



我於是笑著拿起那把我宰割飄雪用的小刀，先將飄飄的陰部連皮帶肉的一起割去，再將她早就為自己準備好的木棍刺進去。



棍頭並不尖利，大概她想多體驗一段時間，我也就樂得多多欣賞。



在飄飄的慘叫聲中，我終於將木棍穿透了她的子宮，進入了腹部。



「妳先好好享受一會。我先處理妳玲姐姐。」



我說完這句廢話，就像當年宰割飄雪那樣，開始切割更加嬌艷美麗的飄玲。



這一次，我做得特別有耐心，不像上次那樣匆忙。很仔細地將飄玲身上的塊塊嫩肉都慢慢割下來，再扔在地上用腳踩幾下，再繼續。



等將飄玲的兩條玉臂和乳房切除。我又抽空招呼了一下少女飄飄。將她解開，然後倒轉過來，將木棍種在地上，用她自身的重量慢慢將她穿刺好。



每次看到這裡，我都會在一種恐怖和興奮中顫抖。



尤其是切割飄玲的那雙絕品美腿的時候，幾乎比後來將少女飄飄放在火上活活燒烤還要刺激。



讓我奇怪的是，她們的男友看完這整個程序後，竟然沒有發瘋。



這應該只有一種解釋，那就是他和我是屬同道中人。這就不難理解他後來用在我身上的報復手段了。



也許他也和我一樣準備用同樣的方法來處理飄玲和飄飄的，只是他不是殺手，沒法說出來而已。



這樣想來，在處理兩個美女驚心動魄的那一刻，她們是否將我當成他了呢？



第二年的春天，我帶著一些我難以理解的疑問，踏上了那遍山坡。



發現埋葬三個少女屍骨的地方，山花開得特別茂盛。一切都已成了過眼雲煙，再也無從查考了。



讓我欣喜的是，有三隻美麗的蝴蝶在那遍山花中翩翩起舞，嬉戲留連。



我將手伸出去，她們就停在了我的手心。



後來，這三隻精美的蝴蝶，成了我房間裡唯一的動物標本。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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